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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南山先生訪問紀錄 

 

 

受訪時間：2014 年 10 月 17 日， 

          14：00-16：00 

受訪地點：臺北市敦化南路涂宅 

訪談人：李福鐘 

紀錄：謝季剛 

 

 

 

 

受難人資料 

受難人/案件/判決書年齡 職業/經歷 刑期 與受訪者關係 

涂南山 

涂南山案 

26 

臺灣大學經濟系學生 有期徒刑 10 年 

褫奪公權 10 年 

當事人 

案情概況 涂南山先生，11926 年生，嘉義市人。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判決書記載，涂南山於 1947 年經臺灣大學工學院學生簡文

宣介紹，認識王超倫。1948 年 7 月王超倫復介紹涂南山參

加臺灣省工委所屬愛國青年會組織,。 

 

 

到滿洲去 

 

我出生於大正 15 年（1926 年），嘉義市人，因為家境貧困，到十歲才進入白

                                                 
1 目前蒐集到涂南山先生的相關資料，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40）安潔字第 3866號判決書。涂

南山先生曾接受胡慧玲、林世煜口述訪問，談論生平經歷及入獄經過，收入胡慧玲、林世煜採

訪記錄，《白色封印：白色恐怖 1950》（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 11月），頁

63-104。本文與之前已受訪之出版品不同之處，在於受訪者更集中談論其所受宗教之感動，驅

使其利用在獄中的 10年時間，竭力翻譯《耶穌傳》與《羅馬書講義》二書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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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公學校
2
就讀。在公學校讀書期間，根本繳不起學費，一年級、二年級都是老師

幫我繳了這筆錢，我才有辦法繼續讀書。公學校快畢業的時候，日本老師叫我去

報考農校，因為農校一畢業，馬上會有工作。我回家問父親的意思，不識字的父

親說，回去告訴老師，要考就考最好的學校。我回學校跟老師說了，老師笑一笑，

就幫我報考嘉義中學。最後我順利地考上。 

我整個思想變化是在 1941 年進入嘉中之後，我開始閱讀《馬克思傳》、毛澤

東的〈新民主主義〉，3我開始有了對抗壓迫的左傾思想。那個年代當然都學日文，

讀到最後就用日文讀馬克思主義相關的著作，我認為其他的書不值得去看。那個

時代成績最好的臺灣學生一心都只想成為醫生，我卻很自負地說：「只有人渣才

去當醫生。」我一心還想做大官來管日本人，因為那時臺灣人都被日本人欺負。 

1944 年，我報考滿洲國國立建國大學。想要報考建國大學，必需經過重重審

核。首先由中學校長推薦給州知事，再由州知事推薦給總督府，總督府再連同「內

地」的日本人推薦給滿洲國。推薦函註明學生的品行和成績；此外學生的民族別

也要交代。當時嘉義中學的日本先生，帶著歧視的態度，替我填上「苗族」。我

說不是，我是漢族。還要填宗教信仰，我填的是佛教。李登輝當年也有報考，但

沒有錄取，我推估他大概是報考建國大學第四屆，我則是第八屆。我認為他應該

在宗教信仰填了基督教才沒有錄取，建國大學由原本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

軍閥把持，那時的軍國主義高漲，對於西方文化有很深的敵意。建國大學成立的

用意，就是想要在未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後，能提供對於政治指導員的培育，可

說是一所「政治學校」，學生分別來自於日本大和民族、朝鮮民族、臺灣漢族、

中國漢族及滿族、回族、蒙古和白俄。是日本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縮影。 

 

陳茂源 

 

我在建國大學只待了五個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結束了。一直到 1947 年 2

月 9 日，我才透過救濟總署的幫助，回到基隆，而幾周後就發生 228 事件。返臺

前，我還到瀋陽的「東北臨時大學補習班」就讀，國民政府規定淪陷區的學生都

必須就讀才能承認學籍。北京話是我在東北建國大學學的第一外語，我跟日本老

                                                 
2 今嘉義市大同國小。 
3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發表於 1940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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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學了不到半年，所以我的北京話只有「ㄅㄆㄇㄈ」的程度。 

1947 年、1948 年左右，在臺灣的建國大學校友常常聚在老學長家讀書，討

論時事。那時臺灣社會氛圍風聲鶴唳，大概是這樣觸動了國民黨的神經，許多校

友因此被逮。回臺後我報考臺灣大學，在工學院就讀，大一不分系別。升大二時

想轉念法學院經濟系，在法學院教務長戴炎輝的首肯之下，轉到法學院就讀，在

這裡我遇到了一生的恩師─陳茂源教授。陳茂源先生的老師就是矢內原忠雄。我

從來沒看過哪個人念書可以像陳茂源先生這樣認真入神的。我會接觸基督教義就

是受到陳茂源老師影響，矢內原忠雄所寫的《羅馬書講義》和《耶穌傳》兩本書，

是我向陳茂源先生借的，這兩本著作深深地影響了我往後的人生。 

 

宗教的感動 

 

那時富有理想性的學生們，紛紛密謀組織自治會來對抗國民黨，可說是非常

瘋狂的舉動。那時的情勢是很危急，每個人都抱持著必死的決心。因為怕被發現，

我和王超倫、簡文宣幾個臺大同學跑到碧潭，租了一艘小船秘密開會。後來，這

成為我們定罪的罪證。 

1951 年的 6月 26 日，大概清晨四點左右，天還沒亮，在臺大法學院宿舍的

第一室，我聽到房門外嘈雜的腳步聲，打開房門，幾個刑警就把我帶走了。我被

吉普車送到刑警總隊，那時犯人都身穿紅衣紅褲。當我要被推進拘留室的那一瞬

間，理應是非常的擔憂恐懼，但我卻異常的平靜，心中突然有一股非常強烈的宗

教感動，我想起了矢內原忠雄的《羅馬書講義》。一瞬間的這股信仰，我知道這

是上帝的作用，不是我本身的力量。我年輕時接觸的是馬克思，馬克思認為宗教

信仰是鴉片煙。但在被關進牢裡的此刻，我卻藉著宗教的力量，感受到了前所未

知的感動，這成了我日後苦心翻譯《羅馬書講義》和《耶穌傳》的開始。 

為什麼我要拼命的翻譯這兩本書？因為我體悟到了宗教的力量。當我和王超

倫、簡文宣等人在碧潭密謀的時候，大家誓言就算被抓，死都不能把同志招供出

來。被捕後我才看到人性的真面目，那時的偵訊人員對我說：「你是學生沒關係，

趕快招認了吧，明天就送你回家。」一時間我竟然有招供的衝動，但隨即我忍住

了。如果我招供，就是背叛了在碧潭密謀的同志。這時我才看到了自己的黑暗面。

但是神的光明讓我清醒過來，絕對不能出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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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層體悟，我打死不招，最後這案子只能以我閱讀馬克思主義，涉及思

想問題，判我十年徒刑。 

 

翻譯《羅馬書講義》及《耶穌傳》 

 

判決結果出爐前，我被拘禁在軍法處大概四坪的狹小空間，每間至少關了三

十個人，那些人都是審問之後等待判決。在那種環境裡，我著手翻譯《羅馬書講

義》這本書。晚上睡覺時每個人都不能躺平，只能側著身體睡。我一天幾乎睡不

到三小時，都在翻譯《羅馬書講義》，這本書是我在軍法處時，託家人向陳茂源

老師借來的。同房的難友有的嘲笑我不自量力，但也有人願意幫我抄錄謄稿。這

一批譯稿，後來我寄了回家。但是等我關了十年回來，稿子都不見了。日後我又

整整花了四十年，才重新完成。 

1952 年大概 3、4 月的時候，才把我們送到火燒島。當時雖然我只被判十年，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發生什麼事，隨時要有赴死的心理準備。我叫家人再跟陳

茂源先生借另一本矢內原忠雄寫的《耶穌傳》。我到綠島帶了兩本書，一本是聖

經，另一本就是《耶穌傳》。我在獄中翻譯《羅馬書講義》和《耶穌傳》這兩本

書時環境的惡劣，不是外人可以理解的。現在我有信仰，那是上帝帶給我的力量。 

進入新生訓導處營房前，新生訓導處的幹事會一個一個搜身檢查，除了國語

字典和三民主義有關的書籍外，其他一律不准帶進來，違禁品要寄回家裡。我隨

身帶的《耶穌傳》日文本和聖經是不能帶進去的。檢查的時候，幹事叫大家坐在

地上，每列大概一個班的人數，幹事下去一個一個檢查。我機靈地看著前面的人

檢查完畢後，馬上把書遞過去給他，沒讓檢查的人看到，這才有辦法把兩本書夾

帶進去。進去之後又怕被發現，於是我志願去菜園工作，把《耶穌傳》拆成九份，

藏在菜園的圍牆裡。那些圍牆是用海邊挖來的咾咕石所堆砌而成，藉著石牆的縫

隙，我把拆開的書塞在裡面，找了九個地方藏起來，心想就算被沒收了八份，至

少還可以留下一份。 

翻譯就像做苦工一樣艱辛。我在綠島翻譯時候都躲在林投樹叢中，那時候火

燒島的海濱遍佈林投樹，現在綠島人權園區往墓園的方向就有很多。我去的時候

很多菜園都在種菜，為了擋風就用硓咕石和林投樹來擋。我認為世界上沒有人在

翻譯書籍的時候，像我一樣艱苦。哪有人像我在狹小的牢籠和躲在林投樹叢中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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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呢？ 

大概在綠島待了五年之後，宋美齡的牧師周聯華來到島上佈道，從此之後新

生訓導處開始開放聖經，之後又開放英文書，那時才能叫家裡寄英文字典和日文

字典來做參考。我也比較能心無旁鶩的翻譯，再也不用擔心被沒收的問題。 

為了爭取更多的翻譯時間，我在晚上10點到凌晨1點會頂替其他人的夜哨，

反正只要幹事看到有人在哨上就好了，我利用那段額外時間來翻譯。 

我現在有青光眼，當時在獄中的難友看我每天廢寢忘食的譯書，都為我的眼

睛擔心，告誡我說：「涂仔，你這樣老了以後眼睛會瞎掉。」我那時晚上輪哨，

就靠著營房屋頂下掛著的油燈來看書寫作。我的北京話只有「ㄅㄆㄇㄈ」的程度，

靠著這種程度要把日文書翻譯成中文，是何等的困難。基本上我先用日語轉換成

英文，再由英文轉成中文。 

後來有位劉峰松先生，前彰化縣長翁金珠的丈夫，在 1981 年因政治案入獄

服刑。他在獄中讀了我翻譯的《耶穌傳》而深受感動，很有意願幫我重新修訂，

為此他把發表文章得到的七萬元獎金捐了出來。我那時就很期待有人讀了我的譯

本後，能夠重新修改潤飾我的文字，畢竟我的中文實在不靈光，最後全書在 1986

年再版。 

 

出獄後的生活 

 

我從綠島回來的時候非常的艱困，沒有一個女生願意嫁給我，我太太是個大

家閨秀，要嫁給有錢人絕對沒問題，沒想到卻必須跟我一起吃苦。我丈母娘說：

「夭壽喔，這麼一個漂亮的姑娘竟然要在路邊做工。」 

出獄後，我本來有機會投入玻璃纖維的產業，有貴人要帶我去美國的工廠學

技術，但我申請三次都不讓我出國，不然我現在也會很富有。當時我想投入高科

技的材料開發，諸如玻璃纖維和碳纖維的研發製作，還想以此材料延伸到防彈衣

和遊艇業，怎奈三次申請出國都被拒絕，不得已只好接手親戚的傳統產業─竹耙

製作。 

我在建國大學的中國室友，王也平，他的叔叔是張作霖的秘書長。透過王也

平，我翻譯的兩本書《耶穌傳》和《羅馬書講義》後來也送給了張學良。張學良

讀過我的兩本譯作，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英雄。為什麼他們夫婦倆人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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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國接受十三億人民的歡呼？我的看法，因為共產黨是無神論者，張學良無

法接受無神論者，就這麼簡單。 

馬克思主義認為被壓迫的民族必須被解放，所以毛澤東曾經支持臺灣要從日

本殖民地解放獨立，現在為什麼又說臺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現在真正有錢的人

是共產黨，為什麼共產黨和國民黨可以從敵人變兄弟，那是因為現在他們都向富

人靠攏。我一生的心血都灌注在這兩本書上面，直截了當的說，我想讓全中國的

人都能接觸到這兩本書，接受耶穌的信仰，改變中國人。 

中國人時常批評日本政府高層參拜靖國神社，還有南京大屠殺，我想反問蔣

介石打的內戰和毛澤東的革命，又死了多少人？中國人是一點都沒資格批評的。 

 

 

 

 

 

 


